
 

 

第一章  牧人與小羊 
 

(15 至 27 歲；1954~1966 年；靈命萌芽期)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詩二十三 1) 
 

一、牧人揀選小羊 
 

牧人揀選我，非我揀選牧人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約十五 16)。一般人認為，是我們揀選耶穌基督做救

主，決志相信祂。然而我的經歷告訴我，當我還懵懵懂懂的時候，神就為我安排環境和遭遇，使我

自自然然的歸入主裡。對我來說，相信救主耶穌基督，是一件相當合乎邏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

沒有掙扎，也沒有因循拖延，斷然決志。 

 

出生在迷信偶像假神的家庭裡 

 

 我出生在台灣一個拜偶像的家庭裡。祖父靠海謀生，祭拜「媽祖」和各種偶像。我曾在親戚

家親眼看過乩童跳神治病，揮動大刀砍自己背部，血流如注，稍後擦上符水，立即完好如初。 

 父親是長子兼長孫，自幼深得祖父母溺愛，七、八歲即喝酒上癮，祖母還為他烹魚作下酒菜。

及至稍長，染上哮喘痼疾，明知喝酒傷身，卻欲罷不能。 

 

如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我生在第二次大戰期中，到了末期美軍反攻，躍島攻擊日軍，雖未登陸台灣，卻天天以大批

飛機，作地毯式的轟炸。記得有一次，空襲警報過後，從防空洞出來一看，前後左右大片鄰居房屋

均成廢墟，獨有我家屹立在廢墟當中，僅窗戶櫥櫃等傢俱破損累累。再有一次，出得防空洞一看，

上面併排著兩顆未爆炸彈，全家大小性命得以逃過一劫。這個經歷，日後使我覺得好像「從火中抽

出的一根柴」(摩四 11)，全家後來蒙恩得救，早經神的預定和保守。尤其是我的二哥黃共明，在一

次空襲警報中，匆忙躲進一座橋墩底下，等飛機飛過後，覺得不安全，趕快跑出來躲在田埂旁邊，

只見另外一個人跑到他原來躲的地方，那架飛機回頭竟把整座橋炸毀，而那個人也血肉橫飛了。 

 



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 

 

 戰後進小學。大約十歲四年級時，姊姊已上初中，有一天帶我到海邊遊玩。她原本約好另一

位同學，因臨時有事不能去，所以只有我們姊弟兩人。到了中午時分，我鬧著要吃飯，姊姊就在近

海溪流的岸邊蹲下去洗手，不小心失足跌進溪水中，我在岸上兩手拿著飯盒和裝滿活魚蝦的竹籠，

眼睜睜的看著姊姊在水中浮沉，我們兩個人都不會游泳，當時四下無人，我奮不顧身地跳下去想救

姊姊，卻忘了自己不會游泳，也忘了放下兩手所拿的東西。只記得喝了許多水，卻不記得兩人怎麼

都回到岸上了，我手裡的飯盒和竹籠都還拿著，只是飯浸過半鹹海水，已經變成黃色，活魚蝦都跑

光了。事後才聽人說，我們掉下去不遠處(約幾公尺外)有一個涵洞，通到附近一個池塘，已經有十

幾個人被漩渦捲進涵洞而溺死，我們兩人可能奇蹟般地被漩渦捲上岸了。我們姊弟兩人彷彿經歷了

「祂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詩十八 16)。 

 

三位兄姊同時蒙恩得救 

 

 有一年，三位兄姊分別在台北、台中、彰化上學，平時住在學校宿舍哩，放寒暑假才回到家

來。那年暑假，三人一回來，神情都很愉悅，彼此對談，發現三人同時分別在不同地方接受福音得

救，而且都在三地所謂的「教會聚會所」受浸，這樣的巧合真是不可思議。三位兄姊一回到家，就

向我的父母親傳福音。 

 當時，我父親是小學校長，我母親是小學老師，雖然兩位都是知識份子，卻無法擺脫他們各

自的苦惱。父親的哮喘越過越嚴重，又無法戒掉酒癮和菸癮，我記得他的哮喘一發作，呼天嗆地，

屢次立誓要戒酒，甚至打破酒瓶以示決心，但過不了幾天又飲酒如故。母親因父親的情況，又屢勸

不聽，因此經常以淚洗臉，憂愁萬分。所幸經過三位兄姊不屈不撓的傳福音，他們都在兩年後信主

得救了。 

 

父母親的改變 

 

 我的父母親一得救便有很大的改變。父親得救當日就完全戒掉菸酒，從那天起一直到他過世，

滴酒不沾，搭公共汽車，遇到鄰座抽菸(當時還沒有公車上禁菸的條例)，竟覺得難聞而拿手帕掩鼻。

幸而他那時還沒有讀到「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提前五

23)。否則，真不知會有甚麼後果，反正等他讀到那段經文時，早已完全沒有酒癮了。而我母親一

反憂愁的常態，每天喜樂唱詩、讀經禱告，一直到她九十高齡才去世。 

 

水到渠成，受感得救 

 

 我因父母親的教師身份，內心自我勉勵向善，做個好學生的榜樣。記得上初中時，曾有一位



同學問我：「怎麼從來沒聽你說過一句粗話？」我的級任導師也經常給我好評，說他每次閱讀我的

「生活週記」，有如吃了冰淇淋那樣的舒服。 

 然而我深知自己裡面懷有惡性，偷父親的錢花用，又喜歡在蚊帳裡偷看小說，以致患上深度

近視眼；我也喜歡看電影，常常連看三場，從中午進電影院，出來時已是晚上。明知不對，卻不能

自己。我正為此苦惱的時候，因親眼看見父母親和三位兄姊的大改變，覺得相信主耶穌，也許不失

為良策，可以改掉我的惡習。因此也開始參加聚會聽福音，終於在十五歲那年(1954 年)，初中快畢

業的時候，在台灣台中教會受浸蒙恩得救，壞習慣得以脫落，異常喜樂。 

 

全家蒙恩得救 

 

 聖經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這話在我們全家得著證實。父母

親生了六男一女，三哥不足一歲就夭折，其餘五男一女，都全部得救，我們的兒女和孫兒女，除了

尚在稚齡的小孫之外，全都信主，並且信心堅固，愛神、愛教會。 

 至於我的么弟黃幸輝，不僅課業成績優秀，高中畢業即保送台灣大學，不須經過大學入學考

試。而他的愛主程度，也是當時青年信徒中的出名人物，深受教會中長輩的喜愛。高中時即與蔣宏

隆、歐陽建明、蔡坤玉等位一同追求與事奉，都出身彰化中學，轉讀台灣大學，成為當時在台北教

會中的青年才俊。 

 

二、牧人吸引小羊 
 

得救之後竭力追求 

 

 「願祢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祢」(歌一 4)。我蒙恩以後，內有聖靈奇妙的作工，使我的興

趣全然改變；外有父母和三位兄姊信主之後的美好榜樣，吸引我竭力追求主，熱心傳福音，以致我

的同學和朋友稱我為「小耶穌」。我在開頭的高中學生時期，帶領別人蒙恩得救的人數，超過此後

一生總和，真可謂是我的「黃金年代」。 

 

蒙恩後「喜好」煥然一新 

 

 得救以前，我喜歡讀小說、看電影，從古典名著到現代佳作，從回合演義到言情武俠，愛不

釋手。但自從得救之後，興趣突變，喜歡讀經、禱告、聚會、傳福音。記得那時候，除了在主日參

加教會的聚會以外，周間晚上，還與我二哥並他的一位同事，三個人一起有小型的家庭聚會。每次

聚完會，便熱切地等待下一次的聚集。另外，除了向同學朋友們傳福音之外，還經常與二哥及別人

組隊出外傳福音，穿上「福音背心」，二哥打大鼓，我打小鼓，用硬紙板捲成話筒，沿街一邊行進

一邊打鼓喊話，吸引了一些小孩子，想不到有些他們的父母親也跟了來，就在各處角落裡傳起福音

來，帶領了不少人相信主。記得，我在高中入學考試的前夕，還乘火車到半個鐘頭車程外的小鎮傳



福音，回到家時已超過晚上十一點鐘。 

 

三位兄姊的好榜樣 

 

 我的三位兄姊，得救之後也都非常熱心，各自在不同的崗位上，一面上班、一面服事主。我

大哥二十多歲，即已在「台灣火柴公司」當上了課長，但他因主的呼召，毅然不顧我父母親的反對，

辭去課長職位，奉獻自己，在教會中全時間事奉主。我二哥則在「台灣鐵路局」機務段任職工程師，

我姊姊則當起小學教師，各自在教會中也都有一份事奉。後來我大哥被教會差遣，到日本開工傳福

音，吸引了不少大學生，不僅信主，並且他們大多在日後也成了日本眾教會的中堅分子。當時，日

本的眾聖徒背後給我大哥取名「黃旋風」，意思是說他所到之處，吹起一陣龍捲風，激動不少年輕

人投身事奉。 

 

母親的禱告竟使父親的絕症得醫治 

 

 我父親在蒙恩之前，自幼即嗜酒如命，稍長另染上抽菸惡習，又加上得了嚴重的哮喘病，每

當氣喘發作時，我都要替他揉背，減輕痛苦。而他當時所服用的哮喘西藥，據說對胰臟(胰腺)會產

生不良的副作用。結果，就在我大哥獻身事奉主之後，有一次病發，緊急送彰化基督教醫院，醫生

檢查出是末期胰腺癌，束手無策，告訴我母親準備後事。我母親卻跑到彰化教會會所，找當時的一

位同工名叫郭文德，請他一起禱告。我母親蒙恩不到幾年，竟在禱告中跟主討價還價，告訴主說：

「若不醫治他，就要把大兒子召回來扶養家庭，直等到小兒子長大獨立。」那時，我最小的弟弟還

是小學生(大哥與么弟相差二十歲)。想不到我母親這樣幼稚的禱告，竟蒙主垂聽。我母親禱告完回

到醫院，發現我父親的病狀奇蹟般的消失無蹤，醫生仔細檢查後，放他出院回家。等到二十年後，

我么弟留學美國，從加州柏克萊大學研究院得到碩士畢業，我父親舊病復發，兩個月後就過世。這

樣看來，我母親的禱告照她所求的，等小兒子長大獨立，便自動解除約束。 

 

跟隨二哥負笈宜蘭 

 

 父親出院後，僅留兩位小弟在父母親的身邊。我則跟二哥(黃共明)遷往宜蘭，二哥僅大我八歲，

那時，他在台灣鐵路局台中機務段上班，被調往宜蘭，就帶著我赴任。我們兩人的關係亦兄亦弟、

亦父亦子，他賺錢養我、供我讀書，又帶領我在主裡長大，是我追求屬靈的好長輩兼同伴。 

 

竭力追求「快跑跟隨」主 

 

 我在高中期間，半工半讀，曾經做過天主教神父的兩個僕人的家教，賺取微薄的工資。學業

方面，從不落於人後。我在求學期間，就住在宜蘭教會會所的小閣樓上，大約有五平方米的空間，



夏天悶熱，冬天寒冷，在會所後院直接用冷水沖澡，每次沖冷水時都要大聲喊「主阿」，以驅寒意。

所謂「寒窗苦讀」，我真的嚐過了一點滋味。至於教會生活，先後有劉湛庠、王方源、黃光生等三

位全時間的同工，並有「宜蘭測候所」黃鏞身所長和黃敬賓、林乃青兩位專員，又有不少的軍官和

士兵，以及年輕的學生們。我們年輕人接受正規的事奉培訓，包括招待、領詩、傳福音、站講台(講

道)等，有模有樣，為我的靈命奠定了紮實的根基。 

 

大發熱心傳揚福音 

  

 記得每次傳福音聚會，我總是奮力邀請福音朋友來聽，有時遇到壞天氣下大雨，我也不顧混

身淋濕，去到大街小巷，盡力拉人。會所大廳裡唱著詩歌、傳講信息，我則跪在講台的牆壁後面，

拚命為前台的福音禱告，求主拯救靈魂。我那時的幹勁，不能不歸功於主「愛的吸引」。 

 

三、牧人看顧小羊 

 

翻山越嶺，耐力不輸原住民 

 

 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在台灣省政府的林務局。「但我是困苦窮乏的，主仍顧念我；祢是幫助我的，

搭救我的」(詩四十 17)。我走馬上任，到「新竹林區管理處」就職，其後調往桃園大溪工作站，辦

公室就在總統蔣公的慈湖行館旁邊，後又調往苗栗虎山工作站，中間服了兩年的兵役，前後共約七

年的時光，無論在肉身、精神和心靈各方面，是我一生中最為艱苦的日子。但我知道，這段日子是

主為要磨練我而特意安排的。經過了這段日子的熬煉，日後所有的苦難都變為小事一樁。 

 在林區工作期間，經常要負重爬山，特別是「每木調查」，在二、三千公尺高的山區，往往需

要劈荊斬藤，又有毒蛇爬行其間，夜宿簡便的工寮，餐風宿露，練就一身耐力，與原住民山胞競爬，

不遑多讓。及至昇任苗栗虎山工作站的主管，那裡有日據時代便出名的「上之島溫泉」，我二十來

歲就被當地居民尊稱「主管伯伯」。 

 

高山上反而離神更遠 

 

 本來我以為在山上遠離塵囂，是親近神的絕佳環境，可以獨自盡情的讀經、禱告，卻想不到

因為缺乏教會生活的保護，以及聖徒之間愛的激勵，反而向著主的心漸漸冷淡。那段期間，我經歷

了「身在高山，心落低谷」，因此萌生辭意，這是我後來辭去政府公職，轉到高雄應聘私人企業的

原因。 

 

兩年服兵役期間吃盡苦頭 



 

 在台灣任何身心正常的年輕人都負有服兵役的義務，但想不到我那兩年的兵役，是主特意為

我安排的。兩個月的新兵訓練，又苦又緊張，每天起床後十五分鐘內，須把棉被疊得像豆腐乾一般

的方正，上大小號、洗臉、刷牙，穿著整齊，開始接受一整天的操練。好不容易過了兩個月的新兵

訓練，竟因表現優異，被留任「教育班長」，又陪著新兵們過了一年零四個月的苦日子。 

 最後六個月，被調往當時最精銳的陸軍「前瞻師」，前後接受戰車協同作戰演習、徒步長途行

軍演習、空運演習、船運演習、兩棲作戰演習，甚至跳傘和蛙人操，準備派往越南去支援美軍。記

得當時我所屬的部隊，參加號稱「成功二號」演習，而不久前「成功一號」演習，因為十多輛水陸

兩用戰車翻覆海底，有兩百多具屍體排滿左營的海灘。最終幸好去不成越南，而我也光榮退伍。記

得有一段期間所駐的營房，滿是跳蚤，白天辛苦操演，晚上一躺下去，跳蚤便成隊攻擊吸血，根本

不能入眠，苦不堪言。我曾經找到空檔，趁著四下無人，跑到野外對著天放聲大哭，哭完擦乾眼淚，

重新得力。 

 

應徵高雄「大華合板工廠」 

 

 如前面所述，我在兩年服兵役的前後數年間，是在林務局山上工作，環境確實不適合年輕的

基督徒長留，遂定意回到平地過教會生活。那時(六零年代)正值台灣工業起飛，尤其在高雄設立了

台灣第一個工業園區，「華南銀行」的劉啟光董事長私人投資創建了大華耐火磚廠和大華合板工廠，

從日本引進最新的技術，而合板工廠與我所學的專業技術有關，因此報考後被錄用，我一個人被分

配到製造課、品管課和技術課三個部門。當時，公司與日本名古屋的湯淺合板會社簽訂製造技術合

作，由日本派遣十餘名技術人員駐廠指導，使我有機會學習最新的工業技術。 

 

相親屢遭挫折 

 

 到了二十五、六歲適婚年齡，父母急著為我尋找對象，前後託人介紹了七位主內的姊妹，除

了其中有一位我不敢答應，其餘的六位我都說「好」，但都不被對方看中。後來第八位，經傳道人

劉湛庠弟兄介紹，認識了一位吳姓年輕姊妹，長得十分好看，對方也樂意與我交往，幾個月後便訂

了婚。有一天，未婚妻帶著使命要回老家準備結婚事宜，我也送她到高雄火車站。不料，第二天劉

湛庠弟兄便到高雄來見我，詢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因為女方要求解除婚約，卻未說明原因。從此，

未婚妻避不見面達幾個月，最後被迫同意解除婚約，將對方的相片連同信函一併退還，內心深受打

擊。有一晚，我在租處陽台上失魂落魄，但見大街上人潮四處逃竄，原來發生「嘉義大地震」，我

卻不知害怕。過後才知道，她回家當晚，因為她祖母和母親因為我們的婚期意見不合而鬧得不愉快，

乾脆退婚。 

 

又經介紹另一位姊妹 



 

 如此過了幾個月後，心情逐漸好轉，雖然當時仍舊不明原因，但能坦然接受被退婚的事實。

經另一位傳道人郭文德弟兄，介紹高雄本地教會內的一位劉姓姊妹，欣然點頭表示同意。但事隔兩

個月，對方仍未置可否，我父母遂放棄希望，而將我的一張一吋半身小相片，寄給我的大哥，託他

在日本替我尋找對象。那時，我的大哥在日本富山傳教稍具成效，吸引了一批大學生。我大哥轉託

一位年長的日本姐妹留意，若有合適的人，就將相片給她看看，但我大哥和那位年長的日本姐妹都

覺得沒有甚麼希望。想不到有一位年輕的日本姊妹，在讀富山大學時，便透過一位美國傳教士，接

受福音相信救主耶穌基督，後來更受我大哥的影響，轉到當時在富山的地方教會，熱心追求主。平

時聽說在台灣的各地教會很蒙主祝福，呈現一片興旺的氣象，便在心裡禱告主，盼望能到台灣親眼

目睹、親身經歷主恩。有一天，她到那位年長的日本姐妹家裡，表達嚮往著去台灣參觀教會生活的

願望，那位年長的日本姐妹便將我的相片給她看，她二話不說，也不問我的情況如何，就說願意嫁

給我，因她認為這是主答應她的禱告，要藉著婚事帶領她在台灣過教會生活。 

 

堅決克服多種考驗 

 

 這位日本年輕姊妹馬上就面臨考驗，首先是日本教會中年長兄姊們的反對，他們認為她不適

合嫁到台灣，因為語言不通，並且有一位在主裡很有追求的弟兄(他後來成為日本眾教會的負責弟

兄)，表示願意娶她，但她不為所動。其次，她的父母親大大反對，特別是她的母親出身貴族，她

的親弟弟那時已經昇任日本自衛隊陸軍司令。她急忙找她的一位貴族朋友商談兒女婚事，那位貴族

朋友的獨生子畢業於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其後留學德國獲得博士學位，經詢問他的意願，

他表示非常樂意娶她，但這位日本年輕姊妹竟也不為所動。再者，姊妹的父親不僅反對，並且非常

沮喪，有一天想去跳水自殺，不料去到水邊才發現整條大圳突然枯水，以致自殺不成。那時，這位

年輕姊妹剛好讀了倪柝聲所著「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深受感動，對那本書的最後一章「福音的目的」，

內中提到馬利亞用香膏膏主，別人認為是浪費，但主卻稱讚她所作的是「一件美事」，因此這位日

本姊妹(後來成了我的妻子)，向主許願說，既然此事明顯是出於主的帶領，她雖對我的情況一無所

知，但她願意奉獻自己，即或是嫁錯了人，她也願意把一生「浪費」在我身上。 

 

受到本地教會年長兄姊的審問 

 

 我們接獲日本方面的消息之後，趕緊找介紹人郭文德弟兄，請他立即通知台灣本地教會的姊

妹，表示已有日本姐妹願意嫁給我。不料，郭弟兄說剛好五分鐘前收到劉家的消息，那位劉姊妹也

已決定要嫁給我。如此，前後僅有五分鐘之隔，發現有兩位姊妹願意跟我結婚。於是，本地教會中

約有三十多位年紀在四、五十歲的中年兄姊們為此事召開特別聚集，他們都圍繞著我，將我放在中

間，審問我詳情，結果本地姊妹的父親當場表示願意成全我，他的女兒退出候選，讓我往日本方面

進行婚事。至於那兩位姊妹，一位是訂婚後退婚，一位是同意後取消，都在同一處教會聚會，我在



婚後與妻子跟她們都有來往。尤其是第九位候選姊妹，我和妻子為她的婚事竭力代禱，結果找到一

位工程師林弟兄，是一對難得的佳偶。約五十年後我們回台灣參加他們的家庭查經聚會，我妻子開

玩笑說「她有一位情敵」，請大家猜那位情敵是誰，謎底就是家庭聚會的女主人，由此可見我們兩

家人並未因結不成婚而心存芥蒂。 

 

六個月自學日語 

 

 此後，我用六個月的時間，一面上班一面自學日語，買了日本小學教科書，每一課唸誦五十

遍，直到熟記課文。就這樣，六個月之後，我無師自通，可以聽懂並講說日語。當時，我仍不能書

寫日文，便用中文寫信，將中文信先寄給我二哥翻成日文，再寄回給我親手謄寫日文信，然後才寄

給我的未婚妻。如此，六個月內往返各十二封信，內容多半是對讀經和詩歌的感想，深覺主裡彼此

相通，屬靈的看法相近，同受鼓舞，樂意一生同甘共苦。 

 

見面第三天結婚 

 

 大約六個月後，就在 1966 年四月四日傍晚，未婚妻終於克服一切困難，跟我的大哥飛到台北

松山機場，我父母親和我都到機場接她。當時見到她的第一個印象，只見一個皮膚很白，臉龐顯出

兩顆大紅蘋果，非常可愛。我父母親當場向她表示，尊重她的選擇，如果見了面發覺不如她心中想

望，可以中止婚事而回去日本，我們全家都不會為難她。但她回答說心意已決，因此我們是在四月

六日早上十點鐘在我的故鄉彰化教會會所舉行婚禮。這樣，我們兩人從見面到結婚僅經過大約 40

小時。 

 我的妻子婚前從來沒有考慮過我的學歷、職業、家財、外貌等條件是否彼此相配，按世上的

標準，簡直像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我有自知之明，對主、對她非常感恩。所以婚後我跟她

說：「天下父母心，就算是我，我也會反對自己的女兒嫁給這樣的對象，所以我不會對他們懷怨，

反而會更加努力上進，以贏取他們對我的信任和放心。」數年之後，我的岳父承認他的小女兒(即

我妻子)是他三個孩子中最幸福的。我的岳母九十六歲臨死前，更召集全家人宣告她要信主耶穌。 

 2026 年四月六日我們在南加州家中過結婚六十周年鑽石婚，沒有任何慶祝宴會或紀念儀式，

但滿懷感恩。回顧六十年來，兩人同甘共苦，生了三個孩子一女二男，1967、1969、1972 年年初

各差兩歲，長女獲博士，長男和次男則碩士，共生三男二女五個孫兒。 

 

 


